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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硬度与温度：以医学人文为例
专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

本报记者陈芳、李牧鸣

100年前，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赛先
生”，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在中国大地萌芽。时至
今日，科学在中国这片大地根扎得如何？

随手点开各类科技新闻，多是振奋人心的回
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种
种便捷。

但也有学者感叹，如今人们对科学技术如此
崇拜，相形之下，人文科学却不时有“荒芜”之感。

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受到更多
社会关注。

近日，中办、国办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
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站在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高度，就自觉践行、大力弘
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营造
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良
好科研生态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而人文与科学的融合，也是科研生态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与之不谋而合———

2017 年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
合共建的科学文化研究院揭牌；

2019 年 3 月 29 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揭牌；

2019 年 4 月 26 日，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
学史系成立。

两年不到，两所国内顶尖大学，相继把科学和
人文拉进了同一个战车。

其实距 1 9 9 9 年国内高校第一个科学史
系———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成立，至今已整 20
年了。期间各种起起落落，不甚乐观。

从 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就逐渐有一些哲学
家对科学史感兴趣。现在一般认为，科学史作为一
门独立的学科是从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史学
科之父”萨顿开始的。他最早在哈佛大学授课、办
杂志，建立了科学史学会。截至 2011年的统计数
据，美国高校有 10个科学史系，科技史博士点大
概有 57个。

这一通过研究过去来安放未来的学科，到底
于科学、于人类有何意义？是仅限庙堂之高和象牙
塔内？还是如萨顿的最高目标一样，建立一种以科
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

带着这些困惑和疑问，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
科协名誉主席、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
任韩启德院士，试图从这位各领域跨界多年的老
者身上，感知医学的温度，探寻科学的人文基因。

科学本身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事情

在韩启德的实验室里，多年来一直悬挂一幅
有他亲笔书写的题词——— 理解科学精髓，追求科
学真谛，这既是对学生们的鞭策，也是韩启德心目
中对科学最深切的感悟。

科学家的一个主流品质是必须耐得住寂寞。
要执着，要心无旁骛，要有一种科学的激情。否则
的话只能说是一个科技职业者，而不是科学家。

韩启德认为，作为一个好的科学家，或者现在
世界上大家公认的比较优秀的科学家，所必须具
有的品质，叫科学家的主流品质：第一，必须实事
求是，科学的精髓，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
说话；第二，要有质疑的精神，要勇于否定一切，科
学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以前(的过程)，没有绝
对真理。在科学面前，它永远是发展的；第三，必须
要有对科学的一种兴趣，一种激情，一种执着。不
管碰到什么困难，不是为了饭碗，不是为了人家叫
你做，是你自己要做，你有兴趣；第四，现代的科学
家，跟 18世纪的(科学家，如达尔文)凭兴趣不一
样，必须要懂得他的社会责任；最后，要淡泊名利，
要心无旁骛。

硬度与温度相结合

韩院士是医生出身，再具体点，从医最初几
年，做的基本就是乡村全科医生的工作。正是“赤
脚医生”的经历，让他切实体会到人性的力量。说
起当年的故事，仿佛历历在目———

“1968年底，我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
卫生院工作，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是：大夫，我的
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那时我的
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
呢，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病人不再找我看病。而
同诊室中有一位老医生，常常告诉病人你有五级
心脏杂音，注射葡萄糖加 VC就能治好。那会儿农
村病人多数都营养不良，补充这些营养剂后确实
也增加了抵抗力，病情减轻。再复查时，老医生听
听后说嗯好多了二级杂音了。有一回我偷偷检查
了一下他刚看过的病人，根本没杂音嘛！可他的周
围却总是围满了病人。慢慢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
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

近几十年来，现代技术的加入为医学插上了
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
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
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
念不断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开始错乱。正
如韩院士所言，我们没有把医学的重点放在疾病
的预防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健康上，只在河流下
游打捞奄奄一息的人，而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防
止人的“坠河”上。

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
常常把危险因素当疾病来治疗。过度相信技术，而
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爱的期
盼。

《剑桥医学史》一书中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活
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从来没有这么成就
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招致人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现代科学技术大大推进了医学诊断、治疗，以
及疾病预防，所以人们常常仅把医学看作是科学
技术。的确，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我们的现代医
学，但如果医学仅仅成为科学技术，我们就远离了
医学的宗旨。

医学人文不仅在医疗体系内部，也在社会生
活中成为一个热点。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医患关系
紧张，老百姓对医学怀有不满，医务人员也感受到
更多的无奈和痛苦。

中国医师协会去年公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
况白皮书》显示，医护人员子女从医的比例非常
低，45% 的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无独有偶的是，
记者高中同学考入医科院校的六人，至今只有两
人还在医院做临床工作。

医生是一个科学技术与人文高度融合的职
业，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行为一定体现出自己的
价值导向和人文高度。医学人文的核心是生命观。
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最终都涉及价值
观问题。对人类而言，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生命
观。人都会好奇生命是什么，以及自己存在的意
义，这就是生命观。医学人文之所以能起到两种精
神的沟通作用，就因为它与生命观最为接近。

叙事医学映照医者仁心

北大今年设立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在大家
已知的“科学史”上又加了医学史，正是韩院士的
良苦用心。如果说科学听着略显宏观，医学则和每
个人都息息相关。而对医学历史的追寻，不光为了
缅怀，更希望铭记医学的初衷，让人文精神为肆意
奔腾的马匹加上缰绳。

从 20世纪开始，西方的大学逐渐加强医学人
文建设，其途径就是通过医学和文学的结合。
2000 年，为了使文学和医学的结合更容易落地，
更容易走向临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丽塔·卡
伦提出了叙事医学这个概念。

所谓叙事医学，就是由具有叙事素养的医护
人员，遵循叙事规律践行的医学。而叙事素养是指
认识、吸收、解释疾病故事的能力以及能受疾病故
事感动的同理心。

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的人，绝不只是教科书
上学到的一个个病。医生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背后，
都有他的故事。其实，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是内
心最暴露、最真实的时刻，往往也是处于矛盾冲突
最激烈的时候。医生要仔细去倾听，接受这些信
息，并以此解释病人的心理和行为，然后写成叙事
医学病历，又称为“平行病历”或“影子病历”。这是
有温度的病历，它包括病人生理病史以外的心理
活动、社会关系、致病过程，这些都转化成了医生
对病人的深刻理解和共情，然后医生再针对这些
具体情况开展诊治。

从 2012 年开始，北大医学部把叙事医学引入
教学和医疗活动中。规定北大医学部的学生在最
后两年学习中必须学会写“平行病历”。

北医三院也非常重视叙事医学的推广，医生

们在写病历的时候，除了要满足规范病历的所有
要求外，还必须关注病人心理层面的情况，并加强
针对性的心理关怀。他们对医护人员的言谈举止
乃至服装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无论如何，叙事医学的起点和落脚点，最根本
的还是医者仁心，这是医学的核心所在。叙事医学
的方法和技巧可以帮助医生接近和了解患者，但
真正要发挥叙事医学的作用，前提还在于医生要
有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

西方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

医学出发点并无不同

对于现代医学，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医学就已经出
现了。西方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是完全
一样的，都是从整体论出发。从实际中总结规律，
再让规律来指导实践，尽管这些规律存在谬误，但
它已经自成体系。尤其在中国，传统医学与我们的
文化、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工业革命后，医学插上了科学技术的翅膀，产
生了巨大的飞跃，我们必须认同科学技术的贡献，
珍惜科学技术在医学当中的应用。谁都无法想象，
没有科学技术，人类将承受多大的痛苦。但过去的
一个世纪，医学发展突飞猛进，乃至让我们误以为
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常常忘记
医学是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医学从来只是对
痛苦的回应，它并不单纯只是科学技术问题。医学
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健康，医学技术的
发展需考虑有效性、安全性、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
社会公平性等多重因素。回顾医学发展历程，有助
于我们理解医学，准确把握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

韩院士认为，当前医学的基本发展方向已经
错了，医学已经和资本密不可分。没有资本，技术
不可能进步，可一旦被资本捆绑，技术就只会朝着
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只会重点满足少数人的
利益，不断造成新的不平等。

医学史、医学人文需要有所作为，一方面推动
医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及时掌握走向，把医学拉
回到正确的轨道。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
阶段性问题总体是相同的。不同的是，由于西方科
学技术发展走在前列，由此产生的问题也更严峻。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反思
也走在我们前面。

改变或即将改变人类发展进程

的科学，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人类的演化是以数十万年来计的，从直立人
进化到智人，经历了 200多万年，脊柱仍然没有完
全适应独立行走。而为了适应直立行走，所有的新
生儿，理论上都是早产儿。十几万年前智人的脑容
量已经达到了 1400毫升，7万年前智人经历了认
知革命，但是到今天，人类的脑容量并没有进一步
增加。而另一方面，智人从狩猎采集文明到捕猎文
明花了 6万年，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花了 1万
年，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兴起只用了几百
年的时间。生活方式在短时期里发生如此巨大的
变化，人类的遗传变异和演化远远跟不上，各种慢

性病由此而生。对此，人类除了坦然接受以外，

重要的是尽力改善生活方式，而不应该把主要
的责任赋予医药。

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东西方分别从《黄
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开创医学以来，从来都是
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
天，医学大大发展，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
宙的认识一样，都还只是冰山一角，切切不可太
狂妄，以为医学可以解决健康问题。医者能做的
仍然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生命是有限的，每个人出生、成长、壮年、衰
老、死亡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医学的任务只是
保护正常的过程。我们不能把衰老当做疾病，不
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不能给生
命无望的边缘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
学的效率和社会的公平公正。总之，时时不可忘
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反观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 都是竞争。
靠什么呢？似乎就是科学技术，而并不以文明高
下来衡量，就像当年西班牙之于美洲、英国之于
全球的殖民一样，是以强弱来比拼。而弱肉强食
其实是违背生命观的。

在二战后杜鲁门总统的一次会议上，罗伯
特·奥本海默——— 曼哈顿核武器计划的科学总
监——— 悲哀地说，科学家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罪恶。

走到极致、改变或即将改变人类发展进程
的科学，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魔鬼”(Demon)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就是
“知识”(Knowledge)。后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人类在追求知识的旅途里产生了迷惘、恐惧和新
的无知，一度走向了自我催眠甚至邪恶的巫术和
鬼神崇拜……“知识”时时会转化成“魔鬼”。

进入 21世纪，似乎这些都已成往事，然而，
大家在享受着无与伦比的技术时，在憧憬着人
机对接的美好愿景时，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并没
有化解反而与时俱进。

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纽约时报》
等著名媒体撰稿人马克·泰勒，在《为什么速度
越快，时间越少》一书中，回望了从马丁·路德到
大数据时代的速度、金钱与生命，“我们走得越
快，却拥有越少的时间；我们越努力去追赶，却
落后得越远。我们所得到的并没有因为速度变
快、生产效率提高而变得更多。相反，因为速度
变快，人类自身和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
题，在很多方面使得我们得不偿失。勾连‘速度
痴迷症’与今日的全球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以
加速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及竞争优势的发展
方式，正带领着人类社会走向灾难。当然，这一
陷阱并非无法逃脱，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方式，
重新看待我们的时代和生活。”

诸如此类哲学层面的思考，也许可以让很
多人对“科学史”“医学史”占领“高地”不觉得太
突兀。

科学与医学的“文艺复兴”？

现代科学技术起源于西方文明，让我们回
到西方文明的本源——— 希腊文化——— 看人类的
世界观。公元前 5世纪左右，希腊人开始将理性
应用于物质世界和人类活动。他们将人类视作
有独立思考能力、需要自由并有价值的个体。从
对神的关注转变到对人的关注中，希腊人创造

了理性结合人文的世界观。
所以科学的起源、发展其实一直是和人文相

联系的，只不过近年来教育环节出现严重缺失。
正如文艺复兴(Renaissance)以“复兴”的名

义“新生”，新文化运动以文风的变化带动社会
的变化一样。科学史学科的再度新生，应合了人
类螺旋曲线式的发展道路。

韩院士坦言，中国在现有的理工科教育中，

讲授的知识越来越多，却很少提及这些知识的
来龙去脉。而我们的文科教育，也多维持在陈旧
的模式中，缺乏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和使用。

其实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上世纪走过的历
程中受到启发。以萨顿为代表的科学史工作者，
在高校里提倡科学史教育，让科学史成为人文
学科和理工学科沟通的桥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最早的科学史家都
是自然科学研究者，其中不乏科学大家，如创办
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
研究所)的竺可桢先生。而目前国内从事科学史
研究的主要是人文学者，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拥有自然科学的教育背景。真正能做好科学史研
究的，应该是能掌握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人。

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想作一些不同以
往的尝试，也就是把理工学科与科学史学科、医
学与医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打通，且主要的工作
由理工医学科的学者来完成。

科技就像一辆车，人文是它的

刹车和方向盘

传统的哲学和人文精神加上科学的思辨精
神，也许能帮助大家走出文理两张皮、老死不相
往来的怪圈。

韩院士认为，科技就像一辆车，人文是它的
刹车和方向盘，科技脱离人文会非常危险。

虽然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还处于落后阶
段，车子都还没开起来或者车速很慢，急着踩刹
车并不适宜。当前的重点还是要崇尚科学，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

但如果刹车和方向盘根本就没在这辆车
上，如何去把控车行驶的方向和速度呢？现在多
数情况下人文研究根本就没上科技的车，这也
是学科融合的目的。

总体而言，由于全球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科
技与人文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人文精神
绝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可有可无、可弱可强，而
是要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去看待。

作为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恰好也是从
2018年秋季开始，正式实行了全新的通识教育
课程体系(起源于 1945年)。原来通识教育 8大
品类的课程，变成了 4+3+1——— 4门通识教育
必修课，3门分布必修课，和 1门实证与推理课
程。这四门必修课包括：美学、文化与阐释；历
史、社会与个人；社会科学与技术；伦理与公民。

回看国内，前有成立于 2015年的“大学通
识教育联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
和中山大学四校牵头，迄今已吸纳三十余所高
校），近有清华、北大的新一代科学史相关院系，
我们亦期许，由高校推而广之，科学和人文两重
精神就像 DNA的双螺旋结构一样，相互交织，
交相辉映，把宇宙赐与人类的种种遗传密码代
代相传不断繁衍。

▲韩启德院士近照。

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主办的《叙事医学》
杂志。韩启德院士任编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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